
■ 云海（摄影） 计小江

我睡在梯架上

任所有的雾霾和酒一起把我埋葬

你们是大海和苍穹

或者还可能是风和云朵

我就是峭壁

我更是那天晴后的屋檐

虽然谁都知道

还会有悬崖边的马

和一年四季想下就下的雨

2018 年 10 月 8 日《徐汇报》刊载

了我的一篇小文，将原标题“上海话，

普通话”改为“学说上海话”，我想并

不是自己“脑子煞清”，而是那个时候

编辑部就已经提出了推广上海话的

重要性，五年后我想再说说“学说上

海话”。

母亲是上海人， 教会了我们

五个孩子说上海话， 但我们全家

生活在福建的部队， 同住军营的

奶奶不会说普通话，她是常熟人，

和上海应属于一个语系， 因此上

海话只限于在家里说。 母亲爱说

上海话，她爱她的家乡，每每进得

家门说上海话，出门开“国语”，即

说普通话。也不知道为甚，来自五

湖四海的兵们都不太待见上海

兵，况且部队规定说普通话，但凡

上海兵遇到上海兵，开“国语”就

觉得“老怪额”，轻轻地“糯哒哒”

地说着上海话，那种能够在异乡说家

乡话的“惬意”只有“阿拉”意会。

后来我在部队遇到了一个上海

兵，阿拉避开他人糯哒哒地说着上海

话，他的上海话“滴滴呱”，我的沪语

则比较“大兴”，几次“嘎三胡”之后，

缘定终生。

回上海到医院工作，单位里 80%

的同事又是来自五湖四海，就诊的全

国各地都有，通行普通话。 和正宗的

上海同事相比， 我的上海话“洋泾

浜”，危机感来自去商店购物，如果用

上海话就不会遭冷眼，否则转身背后

会有那么一句上海话：“巴嘞结棍！ ”

上海话说得比较“溜”的时候我

的普通话又出了毛病。“这个字读错

啦！ 外婆您怎么‘平翘舌’音分不

清……”指导我的是嫡亲外孙女

囡囡， 她的普通话真说得比我

好。 回听祖孙一起录制的朗读作

品，囡囡标准的普通话“字正腔

圆”。

说来也怪，从小在上海长大

的囡囡几乎不会说上海话，女儿

女婿来家我们用上海话“嘎三

胡”， 没法插话的囡囡发急：“你

们说什么？ 我听不懂！ ”这时，轮

到我当老师啦：“囡囡为啥勿讲

上海闲话？ 阿婆教侬好伐？ ”“老

师又没有要我们说上海话，我们在学

校要求说普通话。 ”囡囡的理由。

对咯，从幼儿园、小学再到初中、

高中，校园内流行普通话，在这样的

语境中，即便学了几句上海话，也无

“用武之地”呀！ 我多么希望学校能够

设立“沪语选修课”，多么希望有那么

一天，老师要求囡囡们在说标准普通

话的同时会说各自的“家乡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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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沪语版《繁花》电视剧带

热了上海闲话，可能王家卫导演也

不曾料到，就连我居住的大楼电梯

里平时一口国语打招呼的小孩子，

也操起了上海话， 虽然夹杂“沪

普”，但此情此景在昭示，上海话热

起来了。

曾有人调侃：如今在上海，想找

几个会说英格利希的中小学生很容

易，但找能说几句比较地道上海“闲

话” 的小孩却往往是踏破铁鞋无觅

处，属于稀缺资源。

上个周末， 我参加一次学校与

家长的沟通会。 会上老师说得是普

通话，家长回应是普通话，因为我用

的是沪语， 被老师表扬是“一枝独

秀”。 其实这也不是秘密，多年来社

会提倡的是普通话， 孩子从幼儿园

到小学中学， 耳濡目染的都是普通

话，孩子是一张白纸，当然有样学

样；家中周遭和同学、老师及家长都

是用普通话交流，在这样的语境里，

你要力挽狂澜反潮流，扳龙头，那就

勉为其难了。 就以笔者来说， 多次

教孙女学点上海闲话， 几个回合下

来，被小囡的普通话带了节奏，乍一

听， 还以为是生活在北方的某个县

城里。 有人曾调侃沪上某电视频道

为东北卫视，话是尖刻了些，但话糙

理不糙。 说上海“闲话”的文化的传

承从娃娃抓起，看来没有一点虚头。

从社交环境来看， 作为一个国

际大都市的上海， 全国各地的人士

来上海，也普遍采用普通话作为交

流工具，但个性鲜明的地方口语，是

源远流长的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 也是构成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的重要内容。 全国每个地方都要保

护好方言， 更何况我们上海国际大

都市？ 很难想象， 如果一座城市没

了属于自己的方言，就像是少了血

肉和灵魂的空壳架，长此下去，沪语

传承断层的危机让人担忧。 正如

《繁花》原著作者金宇澄所言，“方言

是一种味道， 最能代表地域的一种

滋味。 ”沪语版《繁花》正是把藏起

来的“乡音乡愁”重新搬回了台前，

让人精神为之一振而叫好。

为了不导致上海方言消失，笔

者建议，有关教育部门要引起重视，

从娃娃抓起， 千方百计挤出时间加

强上海方言对孩子的教育和引导；

作为上海电视台地方新闻和海派电

视剧，应该恢复讲沪语；公交车和地

铁也应视情推出沪语版“报站名”；

作为父母和长辈更应率先示范，营

造上海闲话浓郁的氛围。

感谢沪语版《繁花》电视剧带热

了上海话，更期盼上海话火起来。

上海闲话火起来

�金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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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记沉闷的锤击过后，厨

房吸顶灯熄灭了！“嘭嘭”的敲

击声，电钻的破墙声，持续 3 星

期了。 一家装修，全楼震动，谁

让我住高层的？ 再说谁家没装

修？

我站上椅子，拆下灯罩，灯

座长方形， 触摸一下， 灯又亮

了。 厨房灯，开开关关，何其频

繁？ 如此攀爬，怎受得了？

且，厨房这盏灯，不是换个

灯泡的事，得测线路，查灯基。

我哪懂电工？ 大楼刚换了物业，

不知有无电工？ 此前物业，没有

水电维修，卫生间水箱坏了，一

大个子来看了，让我另找人修。

心想试试看，缴物业费时，

问物业经理，可有电工？ 经理指

指旁边：你找张师傅。 缴完物业

费，与师傅上楼，掮梯子时，我

说我来掮，他说他来掮。

在电梯里， 借说话， 打量

他，不高的个，瘦削的身，黝黑

的脸，一副风餐露宿样。 我说，

小区物业不好做，众口难调。 他

说，自己电工出身，退体后做物

业，习惯了。

撑开梯子，我扶梯，师傅爬

升 3 格，打开灯罩，测试电流，

让我开灯，“外婆的鞋样， 老样

子”，开关三次才亮。 师傅说，接

触不好。 建议换灯。 又说，这种

灯型淘汰了，市场没这种灯了。

我想不换底盘、灯罩，就委托师

傅配灯。

两天后，师傅掮着梯子，再

次上门，灯配来了。 他上梯，换

灯；我扶梯，关灯。 想到这灯在

家 5 年多了，天天陪着我们，家

里那么多灯， 数这盏灯使用频

次最高，白天黑夜，每天不知开

关多少次，现在要拆除了，离我

们而去了，心里五味杂陈，很不

是滋味。

师傅剪断联接，旋下螺丝，

拆下灯座， 装上新灯， 一气呵

成。 新灯环形状，四周似珍珠小

灯。 师傅让我开灯，厨房一片光

明。

乘师傅上门， 我请他看看

卧室与厨卫的过道灯。 这灯多

年不亮了，因无碍房间照明，一

直没换。 师傅拆下灯罩，看了灯

型，说要不换个与厨房一样的？

我说，行！ 他说，明天再来，梯子

不搬回去了。

次日 9 时许，师傅就来了，

一番操作过后， 过道又亮起了

灯光。 事毕，我说，熟悉师傅了，

望你们常驻。

时值年末，气温低得很，阴

雨不断，似夹着雪，寒气阵阵袭

来。 很快 3 天过去了，第 4 天，

又是雨天，中午时分，想蒸些包

子，进厨房开灯，灯不亮，开关 3

次，才亮起。 我大吃一惊，按 3

次，灯才亮，又重现了。 又是接

触不好吗？ 可这是新灯呀，才装

了 3 天。 师傅说，至少 5 年没问

题。 我又试了一次， 还是老样

子。 我厥倒了。

当天事了后， 已是下午 3

时，我又到物业办公室，拉起师

傅上楼。 师傅试了开关，站上椅

子，拆下灯罩，让我开灯，他测

电流极向，电工笔不亮。 下梯开

过道灯，通亮得很。 说厨房开关

有问题。 看了开关，说这种开关

淘汰了。市场早没有了。想想也

是，家里一应灯饰、照明，都是

25 年前的款式。 1/4 世纪过去

了，世界变化多大呀。 师傅说，

他网搜，如有相似类型，替我网

购。 我托付他了。

托付事了，我又想起老灯，

对师傅说，这样看来，那盏老灯

是否也没坏？ 师傅笑笑，没回答

我。

师傅走后，我自责不已，开

关 3 次灯才亮， 是我说的；换

灯，是我点头的。 但师傅你是专

业人员，你得自已“诊断”，望闻

问切， 对症下药， 否则易被误

导。 现在，好端端的一盏灯，永

远离我们而去了。 老灯，你是无

辜的！

一盏灯

�钱水根

我是峭壁

�大舒舒


